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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41 年，文翁在成都南门创办“石
室精舍”，广招弟子，大兴教化，这是中国乃至
全世界最早的地方官学体系。经历了 2000
多年的变迁，石室至今仍发挥着它强大的教
育功能，这便是位于成都文庙前街石室中学
的历史渊源；成都是中国唯一的 3000 年城址
不迁、2500年城名不改、城市中心未移的历史
文化名城；成都也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
交子的诞生地，在世界货币史上留下了第一
道强有力的划痕⋯⋯

诸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在成都发生。
蒋蓝认为，成都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为成都
城市形成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创造了先决
条件。成都雨量充足、水系发达、土壤肥沃，
还有“华西雨屏带”的特殊原因，成都平原的
生物多样性和丰富性，要大大高于别的地
区。生物多样性孕育了文化多样性，加之历

史上持续出现的区域和民族移民，给这座城
市不断注入活力。“每一次移民都是一次新鲜
血液的注入，对居住在这座城市的人的智力、
财富和创造性进行了一次‘混血’，而‘混血’
越高的地方，越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

在《成都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在历
史的长河中，沧海桑田，历劫而不衰。“2500年
来，无论成都遭受了怎样的战争洗礼与自然
灾害，其带来的物理痕迹和心灵痕迹都会随
风飘走，成都的历史也从未因此中断。它是
一个可以从短暂衰落中奋然崛起的超级城
市。”蒋蓝说，“成都拥有一种于极度纷乱的无
序中寻找阶段性有序的能力。”在他看来，这
一切彰显出成都清晰的“城市韧性”。当蒋蓝
得出这一思考，再将目光投射在城市的砖石
和阡陌之间时，笔下便涌现了一座极具独特
精神的“韧性城市”。

在后工业时代的氛围中，我们开始考虑
一种人文的追问——人到底应该生活在什么
样的城市？对蒋蓝来说，成都无疑是最佳的
答案。在蒋蓝心中，一座城市最高的境界是

“诗意”，通俗而言，便是指这座城市有独特的
美感和诗意，任谁看了都愿意去品味它，感受
它与众不同的魅力。

在这本皇皇百万言的城市传记中，处处
飞舞着蒋蓝特有的诗意笔调，他浓墨重彩地
书写了成都 2500 年来深厚的诗文积淀和诗
意氤氲的城市气质，凸显成都作为浪漫之都
的人文风情。《成都传》不仅有古蜀帝王望帝
化为杜鹃鸟的悲情故事，有西汉大文豪司马
相如与卓文君、唐代诗人元稹与薛涛的浪漫
爱情故事⋯⋯还展现了唐宋时成都诗歌的高
度繁荣和骄人成就。唐代众多著名诗人先后
在成都生活或游历，为成都写下无数动人的
诗篇，勾画了中华传统诗歌在成都发展繁荣

的恢宏图景。尤其是唐代诗人在成都的诗歌
创作，是成都文学及诗歌发展的高峰，滋润了
巴蜀大地的文化沃土，陶育了一代代巴蜀文
人，也熔铸了城市的诗意氛围和人们的诗
性。蒋蓝在序中所言：“诗歌并不是非要写在
纸上，诗更多是一种持续的生活方式。唯有
将纸上之诗与生活之诗彻底交融，方为成都
独有的城市魅力。”在天府书展《成都传》发布
会上，一位读者说道，“《成都传》是读人、读人
心、读史迹、读风物、读天与地、读诗意成都、
读成都自古的性格和味道。”

诗意是蒋蓝解码城市生活美学的重要文
学入口，今天，当我们行走在浣花溪边，扑面
而来的除了早春花香，还能遥想千年前一位
武功高强的丽人——浣花夫人，在此演绎了
一曲跌宕多姿的“浣花洗剑录”，从而感受到
历史细节与现代城市意象与景观的互相碰
撞，生发出新的意蕴。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催生以城市
为单位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感上升，认同汇
聚的结果，就是城市史研究与城市传记书写的
进一步兴旺。2016年，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
阿克罗伊德写的《伦敦传》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并
出版，自后，中国出现了书写“城市传记”的热
潮，如《北京传》《南京传》《上海传》⋯⋯

为何城市传记会成为一股热潮？华南师范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剑晖认为，中国城市化
的进程加快，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大家迫切需
要重新认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城市，而城市传
记有助于人们厘清个人与城市、家与国、传统与
现代这三重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
也养一方水土。关注城市，实际上也是关注某
个时空下的我们自己。”

对于中国的文学书写实践而言，城市传记
无疑是一种新鲜的文体，它打破了过去传统传记
文学以人物为传主的限制，将城市纳入书写视
野。“传记”所具备的文学与史学的双重属性，不
仅需要参考大量相关史料进行写作，还可以在史
料基础上，展开适当的想象与虚构。为一个城市
写一本书，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撰写一部人物传
记。如《伦敦传》的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所说，

“伦敦是一个神秘的身体，这个形象奇特又卓绝，
这个意象可追溯到城市之神的图像⋯⋯也可被
想象为年轻男子，伸展两臂作解放状，这个形象
源自一尊罗马铜像，却充分展示了一座以磅礴的
进取精神和自信永远在开拓的城市。”

城市传记极易掉入“文化旅游读本”的窠
臼，或沦为地方志、考古资料。城市传记作为文
学作品，既不是单纯的旅行指南，也不是历史史
料，比起地方志，它多了人文情感，多了历史细
节，多了人间烟火味。在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刘卫国看来，“城市传记就是用讲故事的方
法，勾勒一座城市的灵魂。”灵魂不是凭空出现
的，是有遗传基因、有遗传密码的，城市传记应
该去寻找、打捞这些基因和密码。比起物理意
义上城市的存续，一座伟大城市的传记，铭刻的
是精神、气质和灵魂；也只有城市的传记，才能
在全球日益趋同的城市面貌之外，彰显城市真
正的品质和内涵。

《成都传》的写作并没有遵循一般城市发展
史的逻辑，呆板地堆砌史料，而是用文学手法搭
建了许多让读者兴奋的历史场景，让读者感受
到历史演进的脉络，充满戏剧性和文学感。蒋
蓝希望用《成都传》彰显成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
温情：“自此出发，成都将放眼更广阔的世界。
它的心中，是穿越历史风云的人文底蕴和教育
底蕴；它的脚下，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创造基因和
前瞻基因。”

为成都立传 重新发现不一样的成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感不断上升，推动

城市史研究与城市传记书写的进一步兴旺。近年来，全国出现了“城市传记”的

书写热潮，《北京传》《南京传》《上海传》⋯⋯在此背景下，有了蒋蓝的《成都传》。

蒋蓝在古代训诂学基础上写作《成都传》，加以中国的风物研究和西方的博

物学研究，可谓风物写作的一次扩展和创新。

每一座城，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城市传记是城市的文化史，也是其性格形成史。

近年来，城市传记写作在中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出现了《北京传》《南京传》

《广州传》《上海传》等众多城市传记。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日报社编辑、文化学者、四

川省作协副主席蒋蓝以作家之才情与史家之宏愿，推出其“蓄谋已久”的《成都传》。

《成都传》是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20多部城市传记里，篇幅最为浩繁的一部，从春

秋时代古蜀王朝移居成都平原起，写到1949年为止，全书计100万字，含300逾幅珍贵

图片。有别于一般的“城市传”，蒋蓝没有将《成都传》写成城市的传奇故事，而是调动了

他多年浸淫于田野和书斋的知识储备，以他擅长的非虚构手法，究古蜀王国天人之际，

通千年成都古今之变，厚积后发，第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翔实地展现了从蜀山、古蜀

国、秦代蜀郡至1949年，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4000多年历史的嬗变。

在书中，蒋蓝涉笔成趣，他像这座城市的向导一般，驾轻就熟地带领读者走进历

史的“冷巷”，将成都这个“传主”从历史的尘埃中彻底唤醒。《成都传》将重要历史人物

的情感踪迹与空间足迹，作为全书的复线结构，呈现出浓郁而独特的西南气质与诗性

空间结构。在蒋蓝笔下，汉代文学大家司马相如不再是一个被神化的空洞名字，而是

一位有血有肉、勇于追爱的奇男子；道家祖先严君平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其智勇双全

的游侠形象跃然纸上；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巨擘扬雄也会为口吃的毛病所困扰⋯⋯蒋

蓝说，成都是有眼泪的，是有爱情的，所以他像写人物一样，讲述成都的七情六欲，正

如作家阿来所评价，“《成都传》是充满了历史温情与在场叙事的文学城市传记，发出

了明亮而清晰的‘成都声音’。”

谜面是兴趣，谜底是“风物”

记者：您不是成都人，是这座城市的
“他者”，能谈谈您为成都立传的缘起吗？

蒋蓝：1991 年我来到了成都，住在东
门街。当时很奇怪，这里明明是偏西位置，
为什么叫东门街？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
少城的东门。我开始熟悉并研究成都，跟
我爱读杂书有很大关系。那时我常去九眼
桥的书摊买书和看书，接触了不少成都街
巷故事，慢慢地注意到了这座城市历史上
各种各样的人。当时只是凭着兴趣，未曾
想过要写成都。

2000 年前后我正式在成都定居，那时
候我在写动物和植物，注意到成都有很多
重要的风物，却一直没有研究专著，风物研
究在成都十分薄弱。于是我开始从风物的
角度关注成都，研究成都的杜鹃、乌鸦、槐
树⋯⋯包括杜甫诗歌中提到的“桤木”。之
后我写的《极端动物笔记·动物哲学卷》《极
端植物笔记》《豹典》等都涉及成都平原周
边风物。

风物，让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强烈的
兴趣。2004 年我开始在成都晚报当编辑，
有关成都所有方面的资料，我都尽量买和
读，同时也不止一次地去探访成都所有的
文化点位。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成都的历
史认识得到了强化，也可以说是一种“恶
补”。不过人物、街道、风俗掌故是城市文
化中很小的组成部分，那时候我还缺乏更
高的整体观去思考一座城市。

说实话，我是到了 50 岁才真正开始思
考这些问题。在研究成都的城市文化过程
里，我读了很多学者、作家的著作，很多研
究对我颇有裨益。但我也发现，有很多研
究不能“落地”，过于抽象，他们依旧在用西
方的城市文化研究方法来研究城市。怎样
在西方城市文化研究的模板外，找出一种
自己认可且符合成都城市气质的方法？最
后我选择的是“人”，把街道建筑、风俗名物
通过人的方法来激活。

不是城市志，是文人武士百人“传”

记者：成都 2500 年的城市历史文化，
体量极大，您在写作中是怎么做取舍的呢？

蒋蓝：关于成都的通史基本上都是几
百万字的体量，如果我将其压缩成一两本
书，那它只能是一个成都简史，这也不是我

心目中的成都传。“传”必须是文学演绎，具
备高度的可读性。我要从文学的向度去叙
述，要有起承转合，要有故事的结构逻辑。
同时，我对此书的写作是基于中国古代的
训诂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中国的风物研
究和西方的博物学研究。我想这对中国的
风物写作也做了极大的扩展和创新。

只有对史料非常熟悉，才能写出可读
性强的历史传记。我既不能写成文物报
告，也不能写成文人故事，这也是写城市传
记的作者常犯的错误。自古文人例入蜀，
文人虽然重要，但一座城市不是由文人单
独支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节制对文人过
度地树碑立传，不能以偏概全，成为一个文
人的成都。所以在书中，我讲到很多武人，
高骈、骆秉章、丁宝桢、苏廷玉⋯⋯你读过

《成都传》后会发现，我着重讲了 100 个人
的故事，有详有略。举个详细的例子，就是
司马相如。我用 14000 多字来写他，过去
我们对他的了解多为文学和爱情故事，但
他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身份却没有得到重
视，他用非战争的方式把上百个民族的西
南边境纳入了大汉版图。我们过去仅仅称
他为“外交家”，实属“矮化”。

还有，前蜀的后主王衍在历史上被称
为“亡国之君”，我不愿简单将其定性。从
历史上来看，四川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佳
时期正是前后蜀时期，老百姓的生活得到
了很大改善，文化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
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出现了，历史上第一
个国家级的花苑也产生了⋯⋯这些跟那时
蜀地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有很大关系，我实
事求是地将他们对蜀地的贡献尽数写出。
我们应该在城市传记里重新思考这些重要
的历史人物，我也应该在这本书里有自己
的价值判断。

对苏东坡进行工笔式描摹

记者：请介绍一下您正在写作的《苏东
坡辞典》和《苏海鲸波：苏东坡传》？

蒋蓝：近 20 年来汉语领域有“拿来”的
几种词典式写作的成品，比如福楼拜的《庸
见辞典》、米沃什的《米沃什辞典》等。我写

《苏东坡辞典》是以 111 个按音序排列的词
条，完成对苏东坡重大地缘、事件的工笔式
描摹，力求对苏东坡进行另辟蹊径的深刻
解读。苏东坡的文化成就已不是一个文人
的行为，我在《成都传》中也写道：“毫无疑
问，千古以来我最喜欢的一个文人就是苏
东坡。”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中就像一片浩瀚
的“苏海”，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

后世把苏轼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政治
家，我认为他更多是中华文化的道德典
范。面对诸多复杂的人生处境，东坡身上
体现出强大、坚韧、超然的人格力量。即便
在最坎坷的时候，家国情怀令他的智慧无
处不在。他走过全国 70 多个城市，可能是
中国文人中行路最远的人；他为人光明磊
落、公道正派，在 70 多座城市留下了中国
人独特的生存智慧、生命智慧，值得我们深
入思考和研究。

蒋蓝：从成都客到《成都传》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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